
!

"

#

$

!""#!$"%# $%&

'(&)* +,-./

0,12-'#"#"3"!()$*%$+((!

!"#$%

$

!"#$%&

'()*+, -.

/0123)45

%678)9:;

<0= ;<)>?

@%&)ABCD

@%&)E>F,

E-.D G@H%

&IJK)LMN

OP,QRPE7=

S/)TUVW,

X3YZ[\]^

_)`abcdef

ghijk)@l

;<D mnoap

q)rstuvw=

$

x"y)zo

{|}~)��7

��)��= S/

�h�@oT��

/���)��D

���)����

��/)��@�

�h�= ��DS/

�������/

ho� ¡ �¢S

/£��)¤¥H

¦h�= !" Tc§

¨©ªf )��;

<«�oTKB¬

�@®¯z��

vw)= |°±)

<²hz cI³´

7fDµzc�¶|

·)¸¹ºf=

&

'

(

)

»

¼

½

¾

�

¿

v

À

Á

Â

²

Ã

Ä

4

5

6

7

*

+

,

)

©

Å

Æ

Ç

Â

²

Ã

Ä

8

9

:

;

ÈÉÊËÌÍ

ÎÏÐÑDÒ)ÑÓ

� ÔÕ)o�Ö

×= oØÙD¶ 

ÚÛÜ7)ÝÞDË

ÌÍßàáâ^_

 vãäåæåç

É= èTÆéDËÌ

ÍêëåçÉìN

¹º)íÂDîÜï

ðñò7=åçÉ)

óN�ô�õDò7

£SöTÐwÈ÷

ôøù=ËÌÍ£å

çÉ)úûüØ 

oCD ý_oDË

ÌÍþÿ !ª"D

ù#$% &&

!

"

-./ 012 345

!"#$

%&'

6

7

8

9

)

�

'

v

À

Á

Â

²

Ã

Ä

<

=

>

?

@

A

B

C

:

;

<

=

)

( ( o ) "

%D¹*+,;<=

c- â " % f b

###$%./0$%&'

1É2[wD 23

 ô4)567 =

É289:) c;

©<=I>7f?

@A�¶BÂ/C

DE)F5= ¶

 GH}~)BI

J23KD uÃv

c-â"%f );

<9:D HAL)

M.NO=

()*+

>?@5A?BCDE

1972年，张亚勤也到了上

学的年龄，回到在太原的妈妈
身边。妈妈是个中学教师，上
班的那所学校与一所小学连
在一起，于是亚勤就到妈妈的
学校里去读书。

那时候，学校不像今天这

么正规，老师对学生也不像现
在这么严厉。这孩子上课时所
拥有的自由，也是今天的学生
难以想象的。他想听就听，不想
听就不听，喜欢的课就拼命跟
着听，要是觉得哪门课没意思，
就换一门，要是不喜欢哪个老

师，也就不再去听他的课。有时
候上课，听着听着觉得没意思
了，就出去玩，老师也不管他。

妈妈除了讲课，还在学校
里编写一些讲义，眼看儿子不
喜欢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
也不强迫他去听，就在家里给

他讲课。亚勤后来一直怀念母
亲给他讲课的那些时光：“妈
妈什么都会教，数学物理政治
历史，她讲什么我就听什么，
真的很有意思。”

妈妈不仅什么都教，而且
方法还挺奇怪。她从不讲究什

么循序渐进，也不按照正常的
教学进度。看这孩子明白了低
年级的课程，马上就去讲高年
级的。小学的课本还没讲完，
中学的课本就穿插进来。

亚勤就这么肆无忌惮地
在各门功课和各个年级之间

穿插跳跃，一点儿规矩也没
有。这个学期还在读一年级，
下个学期就跑进三年级的教
室里去，再下个学期就进了四
年级。本来六年的小学课程，
他在第二年就全读完了。

有一天妈妈对他说：“你

可以到中学去了。”亚勤受到
如此鼓励，大为振奋，于是偷
偷钻进初中的班里去，坐在最

后一排。好在中学小学都是一
个院子里，老师都是妈妈的熟

人，对这孩子网开一面。听着
听着，他就成了正式的初中一
年级学生。这一年，他9岁。

就这样，他用一年半的时
间读完初中，又用一年半读完

高中，到了 1978年，他高中
毕业了。这一年，他12岁。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 “学
制”，对于现在的学校和现在
的学生来说，简直不能想象。
太原虽说是省城，可并不大，
出了这么一个从不正经上课、

却跳来跳去的孩子，很快弄得
满城皆知。

旁人问起他的经验，他就
说：“妈妈放任我的任何兴趣，
却不肯放任我的坏习惯。”

在亚勤的心里，母亲兼有
宽容和严厉两种形象。像所有
的男孩子一样，亚勤也贪玩。
那时候作业少，也没有什么考

试，所以有很多时间出去玩。
他的兴趣广泛，学画画，下围
棋，还打羽毛球。每一个兴趣
都从妈妈那里得到鼓励。

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天生
具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秉性聪
慧的孩子，更加容易东张西

望，还时时表现出一种“坐不
住”的样子来。亚勤喜欢把所
有的学习当游戏，对所有的游
戏都没常性，喜新厌旧，也没
有一个兴趣能够坚持不懈。

有一天母亲令儿子坐在
面前，说话的语气前所未有地

严肃：“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
孩子，没有后台，你将来总要
自己养活自己。先做应该做的
事，然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

亚勤想想这话，觉得有道
理。于是每天下午三点钟回到
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妈妈

和外婆留下的作业。
他希望快点完成功课，然

后去玩。所以每逢这种时候总
是精力集中，也很认真。他做
得很快，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小
时，这让他有很多玩的时间。
没有功课加身的时候，他心里

轻松，玩得特别开心，这又让
他下一次更认真更快捷地完
成功课。终于有一天，妈妈拿
不出什么题来让他做了，因为
他把家里所有参考书上的练
习题都做完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

“E学生”的起跑线上，要确
立的第四个观念是：不怕淘
气，就怕没有一个好习惯。

FGHIJKL

崔强是凤凰卫视执行董

事及常务副行政总裁。负责
凤凰集团整体的日常运作、
对外公关及宣传策略，并协
调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毕业
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任职逾十年。文章
高手，曾经创造编一套书赢利
百万元的奇迹。其新闻作品多
次见诸中国大报的头版头条，
据说，在中央台写稿时，已经
达到了别人不能易一字的完
美境界，后来成为刘长乐的部

下，刘长乐说，天下没有不能
易一字的文章。于是，崔强也
开始改稿了。负责凤凰公关工
作后，获得凤凰公关第一人之

美誉。

MNOP

开台初期，为节省开支，

公司几位老总都是自己开
车。副行政总裁崔强开的卡
迪拉克，据说有多处擦、碰。
刘长乐和他开玩笑说，“崔
总，你这车除了车顶前后左
右都伤过了。”

此话说了不久，一次在赶

去开会途中，由于车速过快，
崔总在北京二环路那平整宽
阔的路面上突然翻了车，而且
翻了个底朝天，四个轱辘还在
天空中无谓地转呀转。

崔总惊魂未定，但不忘
工作，紧急赶到会场，见了刘

长乐的第一句话就是：“老
板，可让你说中了，今天车顶
也伤了！”

有人猜崔总驾车技术不
行，崔强正色道：“怎么不行，
不行敢开那么快呀？开不了那
么快它就不会那样翻！”说句

公道话，在翻成那样的车中毛
发未损，崔总的技术还真不是
一般人能比的。我敢说，参加

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的车手也
没有崔总这么牛。

现在崔总自己不开车
了。坐在车上有时还会提醒
司机：“开慢一点。”

QRST

副行政总裁崔强为了资

讯台在大陆落地，不停地奔
走于政府各部门之间，曾经
连续打了十六份报告。从理
论、实践、历史、现实等几个
方面论述资讯台落地的好
处。以致于有人开他的玩笑：

凭您这理论高度和条理性，
应该到宣传部任职呀。

崔强小时候特别喜欢往
木头上砸钉子。找一把铁钉，
然后，把家里的小板凳都找
出来，把钉子一个一个用锤
子敲进去。那种感觉是惬意
的，既能迅速看到劳动成果，
又有创造的乐趣，非常有成

就感。也许人性中就有这种
原始的冲动：你要创造一个
东西，并为此快乐。

崔强说，和谐是一个最
美的境界。但是，只有让别人
理解你，信任你，人家才能跟
你和谐。凤凰资讯台的落地，

就是一种和谐的创造，就是
把明知不可为的事情，变成
可为，并且为得很好。

崔强没有停下公关的步子。
后来，资讯台落地了，崔

强的钉子理论大大丰富了凤
凰的公关术。

U1UVWX

刘长乐说，崔强除了人

品好，还有一张特别诚实诚
恳的脸，这张脸是很容易说
服人打动人的。这也是凤凰
的重大公关问题上，崔强出
马，手到擒来的重要因素之
一。他不仅形象很酷，说话也
引经据典，三句话里必有一

段古文或名人轶事，让人心
生敬佩。崔总个儿高，长得帅
气，不仅凤凰内部不少人为
他的风度而倾倒，外面的人
也多有被征服者。一次，一小
姑娘到凤凰求职，崔强接见
了她，询问了她的一些情况。

回家后，这姑娘不说自己是
否被录取，只是一个劲儿地
夸崔强英俊、风度好，赞美之
辞溢于言表。后来，这姑娘的
妈妈给凤凰的一个熟人打电
话说，你们崔总有儿子吗？给
我这姑娘介绍介绍。

YZ[\]^_

出面一两个钟头，三千

块就归自己了，对于一个出
租车司机来说，这可算作天上

掉下块大馅饼啦。也许真是那
一沓票子起了作用，司马博又
坐下，声音压低了，头也往唐姝
卓跟前凑了凑，说：“唐老师，
我是真不行，我只读过高中，有
能耐，就考上大学啦。”

唐姝卓也往前凑了凑，

低声说：“至于你以什么样
的身份出面，咱们再商量。我
先问你，你真的懂英语吗？”
“也是怪，我念高中时，

别的功课都一般，就是喜欢
上英语课。考大学时，外语
150分满，我考了近 140分

呢，全班最高，后来我去当
兵，去的是海军，舰艇上选旗
语兵，就因为我整明白了
ABCD，就把我选上了。那几
年，我把能找到手的英语书
翻了个稀烂，就为这，部队还
树我个自学标兵呢。”

“what’syourname？
(你叫什么名字？)”唐姝卓突
然用英语问。
“My name is

simabo．(我叫司马博。)”司
马博怔了怔，也用英语答。
“Howoldareyou？(你

多大年纪了？)”
“Iam31．(我三十一。)”
唐姝卓笑了，这一次笑

得无比灿烂，她说：“足够
了，退休前，我爸爸是中学老
师，教数学的，我妈妈是小学
老师。他们是老三届的学生，

对英语基本都不懂。咱们在
他们面前时不时地演上这么
几句，保证就让他们深信不
疑。你再说说，你对哪个行业
的事精通一些？”

司马博苦着脸说：“唐老师，
你可别再逗我了。除了街上转的

四个轱辘，我可还懂啥呀。”

“那你的身份就是北口
汽车制造集团研究所的工程

师，行吧？你可以跟我妈说说
汽车的发动机呀，轮子呀，喷
漆呀，什么都行。对这些，他
们也不懂。”
“那你跟大叔大婶撒谎时，

就说那男的是造汽车的了？”
“演员没找准之前，我在

细节问题上，一切对他们保
密。你放心吧，绝对露不了。”

想到是去演戏，是去撒
谎，是去欺骗两个当了一辈
子老师的老人，司马博只觉
得身子燥热，脑门上也冒汗了。

这一次，他坚决地站了起来，并
将那个信封推回去，说：“唐老

师，这种事，你让我说说行，可
真让去做，我还是下不了决心。
你让我再想想吧。”

唐姝卓的脸色也冷下来，
说：“也好，你回去再想一想。
但要快，我跟家里说那个人出
差了，回来就见面。我给你一

周的时间。我会找你。”
“行，我等唐老师的电话。”
“我还有一句话，这事无

论你最终是摇头还是点头，我
都希望你不要跟任何人说。”
“请唐老师放心。别的大

话我就不说了，可我是男人，

那种没事嚼舌头玩的事，咱
不干！”

司马博走了，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来去匆匆的还有
唐姝卓的好心情。她在咖啡
馆昏暗的角落里，一下一下
了无意义地搅着那已凉下来

的咖啡，刚才一瞬间兴奋起
来的情绪又很快低落下来。
想想应对老爸老妈的这种无
奈招数，她甚至想哭。

再想想这位司马博，唐
姝卓也觉得心中无底，一时
空落下来。小伙子身高就在

一米七五至一米八零之间，
眉清目朗，相貌堂堂，更难得
的是他的那份助人之心和不
经意露出的内秀。那一夜，他
驱车尾随，防的就是独行女
人遭遇意外，或者怕女人寻
了短见，有这样心胸的男子，

眼下可算珍稀。再有他的英
文版的唱盘，他的应对自如
的英语问答，虽说还是低层
次的，但放在一个出租车司

机身上，已是非常难得，还要
求人家什么呢？如果把他带
回家里，老爸老妈必是喜不
自胜，至于日后，只说两人情
趣不投，拜拜分手，各自再寻
再觅也就是了，走过一程是
一程吧。

`aWbcde

老毛下了，老陆走了，这两

个人从此我再也没见过，这不
能不说是个遗憾。尤其是老毛，
散打队是在他手里建的，比赛
还没有开始，他这个领队倒先
没了，对即将而来的比赛而言，
似乎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

高二已经有了毕业班的

气氛，就像老何说的那样，
“高二的话就是命运的十字
路口，谁要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的话就实在的话不像话。”所
谓的优秀生们开始铆足劲了

追赶，明明天天开夜车复习
偏说懒觉睡得舒服，明明单
词背得滚瓜烂熟却撒谎说看
见洋文就头晕，有好的辅导
书更是从不肯带到学校，相
互之间暗暗较着劲却谁也不
能知根知底。

高考是一个让人毛骨悚

然的词汇，压力、忙碌、汗水、
艰辛、崩溃……凡是你能搜刮
出的坏词儿它都与它有关。很
多人抱怨工作辛苦时常喜欢
用这样一些话：“起得比鸡
早，吃得比猪差，睡得比小姐
晚。”对我们来说，这实在算
不得什么，我每天早上天还没

亮就出门跑步练拳，搁现在一
比，那些上夜班的“鸡”才刚

刚吃夜宵呢。
再拿吃的来说吧！每天上

午第二节课结束时，出门前灌
下去的两碗稀饭早没了踪影，
接下来的两节课，教室似乎成

了5月里的一片稻田，除了零
星的屁声外，肚皮内咕咕叫着
像是群蛙齐鸣，再看看周围的
人吧！一个个饿得有气无力，
连老盛都趴在桌上直翻白眼，
课堂纪律自然好得惊人。

每天天还没亮，教室里就

有人在开始早读，烛光闪烁中
书声琅琅。难怪现在的情侣们

爱弄些烛光晚餐这样的浪漫

玩意，飘忽不定的烛光确实有
一种朦胧感。我就非常喜欢这

样的氛围，一方面在这个时候
看小说会非常的安全，老师在
身边站着也看不清书上的字；
另一方面，燃烧的蜡烛给了我
们很多的乐趣，比如说用烛油
封住一只突然出现的小虫，看
着它悬在透明的烛油里保持

着一种古怪的姿势，再比如说
在烛火上烤东西吃，一粒花生
米或者一颗黄豆什么的，用笔
尖插着烤一两分钟，脆脆的有
一种很怪的香味。当然最过分
的是老盛他们几个男生，拿蜡

烛去烧前排女生的头发，一声
怪叫后整个教室都弥漫着一

股臭味。
我在一篇作文中这样写

道：“如果说高考是一根神圣

的指挥棒，那么学校和老师就
是一个个刻板而墨守成规的
乐手，最不幸的是我们———这
些被摆弄来折腾去的乐器，在
指挥棒的挥舞中，在疯狂的演
奏中，我们痛苦的呻吟竟成为
他们创作出的最美丽动听的

作品。”语文老师是一个带着
外地口音的老头，他用红笔在
我的作文题目上打了一个大
大的叉，批语只有简单的四个
字：“一个歪才。”

散打队不再集中训练，但
并不意味着我会和老林老杨
他们分开，每天晚饭后就是我
们的正式出场时间。我们依旧
打台球看录像，依旧骑半个小
时的车去邻镇拆围墙，其间老
林又和一个痞子闹了点矛盾，

把人家摁在地上一顿暴揍，后
来这小子请了一帮人来站场
子，个个拎棍带棒的，气氛弄
得很是紧张，后来等双方一碰

了面，才发现大部分人都是老
朋友，于是一大伙人又去一家
小店喝啤酒，又是干杯又是敬
烟的。

后来，邻镇的电影院请了
派出所的警察巡逻，抓到拆墙
的要拘留，歌舞看来是看不成
了，录像厅里翻来覆去就那几
部老片子，里面的环境也差得
很，烟味屁味汗味脚丫子味熏

得我一阵清楚一阵糊涂。
再后来，我们又迷上了去

镇电影院混电影看，每次我们
不是爬围墙就是钻厕所，一部
纯美的爱情片居然看得心惊
肉跳，一个半小时感觉比背
50个单词还累。利用上课时

间，我就一人儿瞎琢磨，反正
上课时闲着也是闲着，何不造
两张假票去碰碰运气！


